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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乌拉特民族刺绣的历史渊源与民俗功能

（一）乌拉特民族刺绣的历史形成与地域文化根基

乌拉特民族刺绣拥有三百余年的发展历程，其文化底蕴根植

于蒙古族乌拉特部落扎根草原的生活轨迹。该传统工艺作为蒙古

族民间手工技艺的重要门类，在乌拉特中旗、后旗民间世代沿

袭，深度融汇了游牧族群对自然风物的审美感知。草原独特的地

非遗保护视野下民间手工艺的活态传承与民俗功能研究
——以乌拉特民族刺绣为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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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      要  ： � 乌拉特民族刺绣是蒙古族珍贵非遗，独特针法与手工捻线工艺承载着深厚族群认同与礼俗文化内涵。田野调查显示，

该项技艺正遭遇传承人老龄化、后继乏人、学徒收入不稳定等困境。可依托非遗工坊、专业培训与文旅融合，实现由

家族传习向社会传承和文创产业化转型。研究者可借助口述史、田野调查与参与式观察，完善保护创新及人才培育机

制，助力活态传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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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风貌和传统生产模式影响了刺绣物料的甄选与针法演变，手工

捻制绣线与特色梳子针法凸显了其地域工艺特质 [1]。这一特殊针法

赋予了绣品饱满的立体层次与细腻肌理，纹样映射出乌拉特部落

对纹饰布局与触感层次的独特审美。刺绣的初始形态偏向实用，

多用于民族服饰、日常器物与马具装饰，其纹样暗含祈福庇佑的

族群精神内核。它依托民间女性言传身教的模式存续至今，承载

着地域文脉延续与手工技艺薪火相传的深层价值。

引言

乌拉特民族刺绣是蒙古族民间手工艺的重要分支，其独特的梳子针法与手工捻线工艺已在乌拉特草原传承三百余年。随着非遗保护

的推进，该技艺正逐渐突破家族传承的藩篱，走向社会化传承，并在文创开发、文旅融合方面初见成效。然而，作为民俗学专业的研究

生，在田野调查与文献梳理中发现，该技艺当前仍面临传承人群老龄化、青年后继乏力、传统民俗功能与当代生活适配不足等突出问

题。本研究聚焦乌拉特中旗的刺绣案例，通过参与式观察与非结构访谈，探究其活态传承机制与民俗功能演变，旨在为民族地区非遗保

护与手工艺研究提供一个可操作的学术分析框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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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梳子针法与手工捻线的技艺特征及其民俗意涵

乌拉特刺绣独有梳子针法被当地称作“萨玛纳吉哈特古呼”，

在蒙古族刺绣门类里具备独特地域标识。这类针法排布紧凑规

整，线条走向匀整平行，形态贴近梳齿纹理，纹样成品立体质感

饱满，表层肌理层次分明。手工捻线工序遵循正反各七十圈的古

老规制，维系线材柔韧度与粗细均匀度。手部施力快慢把控承载

传统工艺精细尺度，承载民族群体对平衡秩序与对称节律的古老

认知。针法技艺与捻线技法相互交融，赋予乌拉特刺绣专属手工

质感。游牧族群审美意蕴、人文理念及自然崇敬都借针线创作融

入织物肌理，构筑成熟手工表达范式，积淀刺绣根植民俗生活的

仪式底蕴与文化归属内涵。民间传统手工艺是人类文明演进中物

质与精神的双重结晶，从器物制作到审美表达，无不铭刻着特定

时代的生产方式、生活习俗与价值观念。作为非遗的重要载体，

其传承状况，直接关系到文化多样性的存续与民族精神的延续 [2]。

（三）服饰、配饰与生活用品中刺绣图案的族群认同功能

在乌拉特中旗蒙古族服饰中，刺绣图案暗藏着鲜明的族群认

同内涵。传统乌拉特蒙古袍的领口、袖边与襟缘，多绣有彰显游

牧文化特质的云纹、回纹及卷草纹，这类纹样有别于其他蒙古部

落的装饰范式 [3]。女性随身的刺绣荷包、针线包与火镰袋，多缀有

“寿”字纹、盘肠纹和万字纹，承载着家族绵延与出行顺遂的期

许。毡帐内部的毡垫、碗袋、马具垫等日用刺绣物件，以五畜纹

样及几何菱形纹为核心视觉符号，深化着草原畜产生活的集体印

记。不同年龄、性别与家族身份的乌拉特人所使用的刺绣物品，

其图案色彩与纹样排布有着细微却恒定的差别。在日常穿戴与家

庭空间中，这些刺绣悄然勾勒出归属乌拉特部落的身份轮廓，维

系着族群内部的文化共识与代际延续。

二、乌拉特民族刺绣活态传承的现实基础与面临问题

（一）从家族传习到代表性传承人带徒的传承现状

乌拉特刺绣的传承模式正从家族内部传习转向代表性传承人

公开带徒。历史上，这项技艺依托草原牧区家庭，由母女世代口

传手授，刺绣题材多聚焦于服饰与日常用品，针法与图案设计均

依赖家族经验积淀。在非遗保护政策推动下，传承模式开始转

型。在乌拉特中旗，以娜仁高娃老师为代表的非遗传承人，积极

打破家族传承壁垒，依托“乌拉特刺绣妇女之家”等阵地，面向

社会公开收徒授艺。她亲自设计课程、授课指导，系统传授梳子

针法、手工捻线等核心技艺。然而，目前传承仍面临现实困境：

技艺学习周期长、针法掌握难度大，加之年轻学徒因初期收入不

稳定而容易中途放弃，致使高水平后备传承人培育进度缓慢，难

以满足乌拉特刺绣活态传承与长远发展的现实需要 [4]。

（二）非遗进校园与研究生可参与的学术实践节点

在乌拉特中旗，非遗进校园已形成具体实践基础。当地文体

旅游广电局通过将乌拉特刺绣纳入中小学第二课堂，组织传承人

定期入校教授基本技艺。作为民俗学专业研究生，可参与的学术

实践节点包括：第一，协助整理乌拉特刺绣的口述史与工艺流程

记录，建立针法与纹样数据库；第二，设计符合研习周期的短期

田野工作坊，围绕梳子针法、蒙古扁桃等地域题材开展记录实

训；第三，结合非遗保护理论，在导师指导下分析传承人培养体

系、学徒制运行机制及文创转化案例。此外，还可协助当地开发

教学用刺绣材料包，将传统捻线标准、配色规则转化为可操作的

教学模块，为非遗课程的持续开展提供学术支持 [5]。

（三）传承人群老化与年轻力量不足的突出问题

在乌拉特中旗，掌握乌拉特民族刺绣传统技法的传承人群体

已呈现显著的老龄化趋势。现有旗级以上刺绣代表性传承人中，

多数年龄偏高，身体机能下降，难以长期从事高强度的捻线、刺

绣等精细劳作。年轻一代受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影响，日常接触传

统刺绣的机会极为有限，加之传统学徒制下学习周期长、初期经

济回报低，难以形成稳定的职业吸引力 [6]。伴随城镇化进程加快，

部分牧区青年选择进城就业，进一步削弱了本土传承的后备力

量。从当地公布的市级非遗传承人增补名单看，刺绣类新晋年轻

传承人数量依然偏少，传承链出现断层隐忧。缺少年轻人持续参

与，乌拉特刺绣的活态传承便面临后继乏人的现实困境，见表1。

表1：乌拉特中旗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统计

传承人级别 人数 数据年份

国家级 1人 2025年

自治区级 15人 2024年

市级 82人 2025年12月

旗级 303人 2024年

三、乌拉特民族刺绣融入地方发展中的实践探索

（一）从“指尖技艺”到“指尖经济”的文创产品转化

依托乌拉特中旗非遗保护体系的不断完善，当地乌拉特民族

刺绣文创产品转化路径持续清晰。在旗文体旅游广电局推动下，

以非遗传承人娜仁高娃为代表的匠人，深挖梳子针法、手工捻线

等核心技艺，融入现代审美，创新推出首饰盒、香包、挂件、钥

匙扣等十余类文创产品 [7]。特别是，乌拉特中旗专门打造了以非

遗传承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特色的“金石交”文创艺术

街，该街区成为乌拉特刺绣等本土手工艺集中展示、体验和销售

的核心场域，通过聚合效应提升了刺绣品牌的市场影响力。传承

人还积极跨界融合，将刺绣与本土皮具、铜银器工艺结合。其

中，国家级传承人巴图陶高深耕铜银器锻造，其银饰钉缀与丝线

刺绣在传统服饰中相辅相成，共同构筑了完整的民族手工艺体

系。乌拉特刺绣在坚守传统技艺本色的同时，成功适配现代城市

消费需求，有效畅通了技艺传承与市场流通的链条。

（二）线上线下同步销售与手工艺增收的现实成效

乌拉特刺绣线上线下同步销售模式，已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

中旗形成较为成熟的手工艺增收路径。以娜仁高娃老师负责的

“乌拉特刺绣妇女之家”为例，通过研发刺绣首饰盒、香包、挂件

等文创产品，并借助实体门店与网络平台双向推广，打破了传统

牧区的地域销售局限。该模式不只是单纯的产品售卖，更是把梳

子针法、手工捻线等传统核心技艺，转化为具备市场竞争力的特

色文化商品 [8]。当地依托完善的非遗培训体系，培育出一批刺绣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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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人，纷纷创办工坊或工作室，初步构建起以乌拉特刺绣为核心

的手工艺生产集群。销售收益直接惠及非遗传承人与基层绣娘，

顺利实现了从传统“指尖技艺”向特色“指尖经济”的转型。

（三）非遗工坊、培训班与文旅结合中的可推广经验

依托非遗工坊与技能培训班，乌拉特刺绣构建起“传承 + 就

业 + 研发”的在地化发展模式。乌拉特中旗文旅部门挂牌设立非

遗工坊，吸纳牧区留守妇女参与就业。以娜仁高娃老师在“妇女

之家”举办的乌拉特刺绣技能提升培训班为例，课程设置坚持理

论与实践并重，涵盖手工捻线、梳子针法、纹样临摹及非遗手工

画创作等系统化内容，着力推进传统刺绣针法标准化。工坊统筹

订单分配与产品回收，助力熟练绣娘实现年增收。当地还将刺绣

体验融入文博场馆与草原旅游线路，推出地方题材的手工体验项

目，带动游客消费。“金石交”文创街的建成，更是为这一模式提

供了集中展示与交易的平台，形成了从技艺传授到市场转化的完

整闭环。非遗视角为非遗研究提供了全新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，

强调以活态保护为核心，以文化生态整体性为原则，通过传承主

体的多元重构、文化语境的当代再造与传承机制的创新优化，让

民间传统手工艺重新融入当代生活。

四、乌拉特民族刺绣在高校民俗专业教学中的实践

路径

（一）刺绣技艺记录与传习人口述史的系统整理

作为民俗学专业研究生，可将乌拉特民族刺绣的技艺流程与

传习人口述历史作为核心研究内容。在田野调查中，应细致记录

手工捻线正反七十道工序的手法、梳子针法的运针角度与力度，

以及传统纹样的文化寓意，并做好影像建档。同时，需系统采集

老一辈传承人与学徒的从业经历、拜师礼仪、技艺授受方式等口

述资料，梳理其个人从艺历程与家族传承谱系 [9]。在导师指导下，

研究生可完成乌拉特刺绣师承脉络、技艺演变及文化记忆的微观

研究。通过口述史采集、影像记录、建档整理等学术训练环节，

研究生能够掌握非遗田野调查的基本规范，为民俗学手艺知识生

产与传承机制的研究积累第一手资料。

（二）民俗功能变迁与课堂教学中的案例开发

乌拉特刺绣的传统民俗功能集中于服饰装饰、身份标识、礼

俗馈赠等游牧生活场景，受社会转型影响正经历功能重构 [10]。在

学术研究中，研究生可以开发以乌拉特中旗刺绣为研究主线的系

列案例，分析其从传统服饰装饰向家居陈设、文创产品、旅游纪

念品拓展的演变脉络。研究设计上，可围绕梳子针法的技艺坚守

与图案创新、色彩搭配的现代转型等议题，完成对比分析报告。

通过设置“代际认知差异”“功能变迁轨迹”“市场适配路径”等

专题进行深入探讨，训练运用民俗学理论解读当代手工艺变迁的

能力。将乌拉特中旗牧区和城镇社区的田野调研数据引入论文，

使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有机结合，提升研究的深度与价值。

（三）立足田野的研学实践与产学研协同设计

作为民俗学专业的研究生，可将乌拉特刺绣的非遗保护研究

转化为具体的田野研学项目。研究内容上，将刺绣历史渊源、梳

子针法、手工捻线等核心技艺纳入民俗学田野调查计划，深入乌

拉特中旗，对娜仁高娃等传承人开展口述史访谈与技艺影像建

档。研究方法上，可依托文旅部门公布的传承人资源，探索与非

遗工坊建立长期跟踪观察点，进行纹样采集、寓意解读及数字化

保护等参与式观察。在论文选题上，可围绕乌拉特刺绣由传统技

艺向文旅文创转型的典型案例，设置“手工艺助力乡村振兴”等

专题调研课题。最终，通过系统化的田野研究与项目实践，实现

民俗理论与乌拉特中旗本土非遗保护实践的深度对接，也为自身

就业拓展了非遗研究与实践领域的核心能力。

五、结语

乌拉特民族刺绣是蒙古族珍贵活态手工艺，历经三百余年积

淀，形成以梳子针法、手工捻线为核心的技艺体系，承载族群认

同、礼俗文化与女性技艺传承等多元民俗价值。如今该项技艺面

临传承人老龄化、后备人才匮乏的传承困境。乌拉特中旗依托非

遗工坊、技能培训及文旅融合模式，推动刺绣由家族传承转向社

会化、产业化发展。民俗学研究生可通过田野调研整理口述史料

与技艺流程，开展口述史采集、纹样建档、文创研发等参与式研

究，统筹技艺保护、功能创新与人才培育，为乌拉特刺绣活态传

承筑牢内生发展根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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